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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是世间最朴素、最坚实的品质，从不辜

负每一个踏实付出的人。平凡人生里，勤劳能缔造

实实在在的财富，收获心底安稳的欢愉，更能冲破

贫困束缚，逆转困顿境遇。它是融入骨血的坚守，

是根植日常的担当，既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也是一个家庭、一段岁月，从困窘走向安稳、从贫瘠

走向丰盈的底气。此生我始终坚信，所有岁月静

好、人生成长，皆源于这份恒久不怠的勤勉。

我出生于一处山沟，在我的年少记忆里，这

片土地地处偏远、闭塞落后，是贫穷最鲜活的写

照，是岁月里化不开的清苦，更是心底挥之不去

的酸涩记忆。

那时的穷困，一户人家老小共盖一床被褥；

姊妹二人轮流共用一条裤子。姐姐出门办事，

妹妹只能蜷缩炕头被窝，寸步难行；待到姐姐归

家换衣，妹妹方能踏出家门。这般窘迫光景，绝

非刻意渲染，而是那个年代家乡村落寻常家庭

的真实写照。

年少的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早早体味到

贫穷的窘迫无奈，也悄然明白：寒门无依无靠，

唯有坚守勤勉、埋头苦干，方能撑起生活，寻得

岁月的希望。

父亲便是在那段清苦岁月里，成了全家最坚

实的依靠与榜样。他是祖父母八个子女中的长子，

祖父早年辞世，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了父亲肩头。

那时家境贫寒，家中耕畜体弱乏力，难以独自牵引

犁耙。为不误农时、耕种赖以度日的薄田，年少的

父亲将犁绳系在自己肩头，与瘦弱牲畜合力拉犁耕

作。寒来暑往，春种秋收，常年躬身负重，肩头磨出

层层厚茧。那粗糙坚硬的老茧，是岁月镌刻的痕

迹，更是寒门长子隐忍负重、撑起家门的无声担当。

记忆中，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队长。这个

身份于他，无关虚名清闲，只意味着更多责任、

更多辛劳。田间农事、邻里纠纷、急难险重，他

从不推诿退缩，事事冲锋在前，吃苦默默承担。

犹记那年深秋，农田灌溉河坝突然决堤，秋水寒

凉刺骨，一旦大水漫灌良田，全村一年的收成便

将付诸东流。危急关头，父亲毫不犹豫，纵身跃

入冰冷河水以身挡水，招呼乡亲们围拢填土夯

坝。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强烈的责任心，硬

生生堵住决口，护住了田间尚未收割的庄稼。

父亲横卧于冰冷刺骨河水中坚守的身影，平

日里任劳任怨、默默耕耘的模样，深深镌刻在我

幼小的心底。彼时不懂深奥事理，只知父亲一生

闲不住、能吃苦、有担当。耳濡目染之下，我渐渐

悟出一番人生真谛：勤勉与清贫本就相伴相生。

身处困顿逆境，不甘命运摆布，方能褪去娇气、咬

牙奋进，磨砺出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而日复一

日脚踏实地地耕耘，才能渐渐挣脱贫困枷锁，改

写命运、安稳余生。这不是书本上的空洞道理，

而是从生活磨难中体悟出的质朴哲思。

命运从未对我格外眷顾，年少丧父，兄长们

陆续分家立户，生活的重担过早落在我稚嫩的

肩头。无依无靠、无路可寻，清贫催我早熟，也

将勤劳的种子深深植入心田。

年少家境拮据，为补贴家用，家中每年饲养

两头猪，当年宰杀一头，另一头留至来年出栏。

夏秋时节，野生苦菜是生猪的主要口粮，采摘苦

菜便成了我每日要务。每天要采满一大麻袋，

才能满足两头猪的食量。为多存野菜，常要用

双脚把袋中苦菜踩得紧实。

背麻袋归家的路途，满是常人难捱的艰辛：

遇田垄高埂尚可顺势借力起身；若是平坦空地

无处借力，只得侧身卧地，先将沉重麻袋挪至脊

背 ，再 撑 着 地 面 缓 缓 站 起 ，步 履 沉 重 、咬 牙 前

行。年少肩头扛起远超负荷的重量，脚下土路

泥泞崎岖，心底却从不敢有丝毫懈怠。深知寒

门子弟，懒惰便无生计，懈怠便无奔头，唯有勤

恳劳作，方能熬过岁月艰难。

每到深秋农闲，为储备越冬饲料粮，我常到

田野挖掘鼠洞，收取老鼠囤积的过冬粮食。一

年秋日，我在鼠洞里挖到许多带刺野果，当地俗

称刺苗儿，学名苍耳子，是供销社常年收购的一

味中药材。苍耳子硬刺丛生，徒手捡拾挖掘，十

指被扎得布满创口，刺痛阵阵钻心。可为了微

薄收入，只能强忍痛楚。历经多日辛劳，积攒满

满三大麻袋，晾晒干透后，大哥帮我拉到供销社

售卖，一共换来十八元收入。

在那个物资匮乏、收入微薄的年代，十八元

于我已是一笔可观收入，心底满是踏实与欢喜。

可这份喜悦尚未沉淀，家中恰好要买一只小猪

崽，价钱不多不少，刚好十八元。辛苦劳作换来

的酬劳还未捂热，便悉数用在了生计开销上。看

似忙碌一场空，实则不然，这只猪崽，是来年全家

肉食的保障，更是勤勉耕耘换来的人间烟火、生

活盼头。年少所有的辛苦劳作、奔波劳碌，都在

默默支撑家业，悄然改善窘迫的生活境遇。

回望半生风雨征程，心中生出诸多真切感

悟。俗语云：“勤能补拙”，我深以为然。平心而

论，相较于同龄人，我算不上聪慧机敏，反倒资

质寻常、不善圆滑。我不会投机取巧，不懂人情

钻营，更不屑走旁门左道的捷径。若说此生略

有几分收获，从不是依仗天赋聪颖，而是得益于

父辈言传身教的勤勉熏陶，源于骨子里不甘平

庸、不愿懈怠、始终奋发前行的执着坚守。

年少常年躬身劳作、事事亲力亲为，让勤勉

融入血脉、沁入品性，化作深入骨髓的本能。

步入工作岗位后，这份自幼根植心底的勤

勉本色，成了我立身处世、履职尽责的常态。早

年从事内部刊物发行，初次出差远赴外地，人生

地疏。机关单位早八点办公，我便早早从宾馆

出发，优先奔赴最远片区，利用上班前的空当赶

路走访，再由远及近逐一对接。待到中午十二

点宾馆就餐时段，刚好收尾返程，从不虚度片刻

光阴，把每日时间规划得井然有序。

犹记一日天降瓢泼大雨，我冒雨赶往一家单

位，叩开经理办公室房门，细致讲解刊物定位与

发行价值。经理望着浑身湿透、宛若落汤鸡的

我，忍不住失笑。我正心生疑惑，低头才发觉，脚

下地面已被雨水浸染一片。经理笑着说道：“小

伙子，就凭你这份敬业劲头，我一定多订几份。

按你所说范围，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人手一份，

一共订 21份。”我满心欣喜，要知道当时单位给我

所在区域定下的全年最高任务，也仅有 25份。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有一次单位号召全员推

广销售两部典籍，按销售额给予百分之十提成奖

励。最终核算，我一人的销量，近乎占据全单位

总销量的半数。旁人羡慕，以为我有门路、寻有

捷径，实则毫无侥幸可言，全凭日复一日早出晚

归、奔波劳碌，靠着一股勤勉韧劲拼出的成绩。

那时无私家车代步，唯有一辆除铃铛不响、周

身皆响的老旧自行车，后座载着整箱书籍，跑遍大

街小巷、机关企事业单位。遇上无电梯老式楼房，

常常要攀爬多层阶梯。担心书箱留置楼下遗失，便

独自抱着沉重书箱，从顶楼逐层向下，逐间敲门推

介，耐心讲解。不惧爬楼劳累，不怕登门碰壁，不畏

风吹日晒，仅凭一双脚板、一辆旧车、一份不肯松懈

的坚守，拼出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工作业绩。

常年勤勉耕耘，不仅让我在岗位上站稳脚

跟、做出了一点业绩，更让我逐步走出年少清贫，

拥有了安稳的生活根基。勤劳于我，早已不止谋

生手段：既能创造有形的物质财富，安稳柴米油

盐的日常；亦能丰盈无形的精神世界，磨砺心性、

涵养品格，教人学会坚韧、懂得担当、守住本分。

清贫是我人生的起点，磨砺心性、催生勤

勉 ；勤 劳 是 我 人 生 的 底 气 ，回 馈 付 出 、改 写 命

运。半生走来愈发通透：天赋有高低，资质有优

劣，但勤勉从不偏袒任何人。天资普通无妨，步

履缓慢也无妨，只要坚守勤勉本心，不浮躁、不

怠惰、不投机、不将就，脚踏实地稳步前行，自能

收获生活富足、内心安宁。

勤劳创造财富，也丰盈人生。这是生活赐

予我的真谛，是父辈传承于我的家风，更是我半

生行路最深切、最质朴的人生信条。

勤劳创造财富，也丰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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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时光，唤醒大地

文学与影视，是两种血脉相通却面

容迥异的艺术形态。它们共享叙事的基

因，却在各自演化的道路上发展出截然

不同的感官语法与精神气质。当小说

《主角》被搬上荧屏，当文字中那些在黑

暗中摸索、在泥泞中挣扎的身影，以光影

的形式重新站立起来，我们面对的，不只

是一次简单的媒介转译，而是一场关乎

艺术本质的深层对话。这场对话的核

心，直指一个永恒的美学命题：艺术究竟

应当让人清醒地凝视深渊，还是给人以

温情，使其有勇气继续仰望星空？

小说《主角》的笔触，如一把在冰水

中淬过的锋利手术刀，它以近乎冷酷的

精确，剖开生活光鲜的表皮，直抵人性最

幽深、最复杂的肌理。在作家陈彦的笔

下，忆秦娥从一个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

一代秦腔名伶的蜕变之路，绝非镀金的

励志传奇，而是一条布满荆棘、陷阱与泥

泞的荒原小径。她的每一次“成功”，都

伴随着更为深重的创伤；她拾级而上的

每一步，脚下都有血与泪的印痕。小说

以惊人的勇气，呈现了一个非黑非白、充

满灰度的人性世界。这种书写方式，直

接承继了鲁迅先生那种“敢于直面惨淡

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文学精

神。小说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它

是一剂令人痛苦的清醒剂，一柄刺破幻

象的利剑，让我们在阅读的冷峻体验中，

完成对世界、对他人、最终对自我的深刻

勘测与认知。读毕掩卷，那份挥之不去

的沉重，正是文学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

物：对复杂性的理解与宽容。

然而，当这部沉甸甸的作品被改编

为电视连续剧，以一种更为日常、更具

渗透力的方式进入千家万户时，我们明

显地感受到了一种温度的升腾，一种光

谱的偏移。编剧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系

统性的重塑与调校，小说中那些更为复

杂、矛盾，甚至在某些时刻显露出阴冷

底色的人格侧面，被柔化、被稀释，取而

代之的是更为明亮、更具暖色的人性光

泽。这种大规模的改写，并非对原著精

神的背叛，而是对另一种艺术内在规律

的自觉遵循与深刻敬畏。电视剧所面

对的，不仅仅是那些具备充分阅读准备、

甘愿踏上艰辛思想旅程的个体读者，更

是千千万万在一天的劳作与奔波之后，

渴望在荧屏里获得情感抚慰、精神放松

与心灵共鸣的普通观众。对于这些观众

而言，他们本能渴求的，是一幅虽历经风

雨、却仍能透出人性余温的人生图景。

这种源于集体心理深处的审美需求，不

应被武断地贴上“浅薄”或“媚俗”的标

签。恰恰相反，它深刻地映射了人类最

基本、也最坚韧的心理需要——在认清

生活的部分真相之后，依然需要找到热

爱它的理由与勇气。

当我们把视野投向更深远的美学

传统，便会发现，这种处理现实的方式，

并非无源之水，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

典文学的浪漫主义血脉与民族审美心理

结构之中。中国古代的戏曲与话本小

说，素来有着对“大团圆”结局与浪漫主

义色彩的执拗偏爱。汤显祖在《牡丹亭》

中，可以让至情至性的杜丽娘因梦而亡，

又因情死而复生，超越了生死的铁律；民

间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被礼

教拆散，死后却能双双化蝶，在另一个象

征性的维度中获得永恒的自由与美；《西

厢记》里的张生与崔莺莺，历经波折，最

终也能冲破重重阻碍，成就美满姻缘。

这些流传千古的作品，其创作者并非天

真到不识人间险恶。恰恰相反，他们身

处封建礼教最为森严、个体命运最为身

不由己的时代，对现实的残酷与枷锁的

重压，有着比后人更为痛切肌肤的体

认。然而，他们却依然选择用一种超越

现实的、理想化的艺术处理方式，来表达

对美好生活、自由意志与真挚情感的坚

定向往与不屈信念。电视剧《主角》对人

物关系与命运走向的温暖化处理，正是

这一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在当代文化语境

下的自觉延续与创造性转化。

面对这样的改编，一种严肃的质疑

始终存在，它值得被正视而非回避：这

样的处理，是否在本质上意味着对真实

性的背离？是否会使艺术在无形中滑

向一种廉价的安慰剂，消解了原著中最

为宝贵的批判力量？这种担忧，植根于

对艺术真实性的深刻关切，自有其不可

忽视的道理。然而，它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混淆了“真实”的不同层次与维度。

电视剧《主角》所做的，并非凭空构建一

个空中楼阁式的乌托邦，而是在严格保

持生活本质真实——即人性的复杂、命

运的跌宕、奋斗的艰辛——这一核心框

架的前提下，对人物的精神走向与命运

的逻辑终点，进行了一次更具建设性、

更能彰显人性尊严的重构。这种重构，

绝非向壁虚造的杜撰，而是对现实中本

就存在、却常被苦难叙事所遮蔽的光亮

面，进行了一次审慎的放大与聚焦。

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审视，这种

差异便显得尤为清晰。不同的艺术形式

与媒介载体，天然地预设并塑造着受众

截然不同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境。当一

位读者主动捧起一本沉甸甸的纯文学作

品，他便在某种程度上签署了一份隐含

的契约，他愿意跟随作者的指引，步入那

些人性与社会的幽暗角落，承担起认知

的重负。而当一名观众带着一身的疲

惫，在闲暇时光按下电视遥控器时，其潜

意识里更多地携带了放松身心、寻求慰

藉、渴望共鸣的情感需求。这并非绝对

意义上的观众层次高下之分，而是由媒

介的物质性、传播语境与观看仪式所共

同决定的根本性差异。一个健康、成熟

且富有活力的文化生态，其标志之一，便

是能够同时容纳并滋养这两种看似矛

盾、实则互补的审美向度，而不是以一种

固化的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去裁决、丈量

另一种媒介形式的价值。小说的冷峻深

刻与电视剧的温暖明亮，如同自然界的

白昼与夜晚，理性与情感，各美其美，各

司其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生活

不可或缺的完整光谱。失去前者，我们

的思想将流于轻浮；失去后者，我们的心

灵将困于严寒。

最终，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原初、也

最宏大的追问：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

性与重重挑战的时代，艺术究竟应该引

领我们走向何方？是让人们更清醒地看

到脚下的深渊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还是让人们更坚定地在心中培育一

片星光，维系着对未来的信念？窃以为，

这绝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选

择。真正伟大的艺术，其内在必然同时

蕴含着这两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要有

荷马史诗般直面命运惨烈与人性缺陷的

勇气，也要有屈原辞赋般守护理想、上下

求索的温情与执着。小说《主角》与电视

剧《主角》，恰如一枚硬币浑然一体的两

个面，一面以其粗粝的质地让我们触摸

并看清了生活坚硬的肌理与复杂的纹

路，另一面则以其温润的光泽让我们感

受到了生活可被感知的温度与希望。这

或许正是电视剧《主角》在改编过程中所

展现出的最可贵、也最值得珍视的价

值。在让人清醒的冷峻与让人温暖的希

冀之间，在刺入骨髓的认知与热泪盈眶

的感动之间，艺术找到了它永恒的张力，

也找到了它穿越时光、生生不息的源

泉。它让我们同时拥有了一双冷眼和一

副热肠，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又值得我们

为之奋斗的世界。

从 清 醒 到 温 情
—谈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改编

张永军

图为电视剧《主角》海报。

今年是《西藏日报》创刊 70 周年，

作为一名来自湖北麻城的读者，我与这

份扎根雪域的党报，有着一段镌刻心

间、终生难忘的不解之缘。每每回望三

年前那场高原际遇，心底总会涌起无尽

的温暖与动容。

2023 年 7 月 16 日，我与友人，怀揣

着对雪域高原的无限向往，结伴踏上西

藏之旅，奔赴这场期盼已久的心灵之

约。当车队缓缓行至海拔五千多米的

东达山之巅时，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

将我们瞬间推入绝境：随行车辆突发全

车断电，引擎彻底熄火，任凭我们如何

尝试都无法启动。彼时，暮色渐渐吞噬

高原天际，凛冽寒风裹挟着细碎雪粒，

在山巅肆意呼啸，稀薄的空气、刺骨的

低温，让这片人迹罕至的高海拔之地，

处处暗藏着凶险。更让我们心急如焚

的是，距离此处最近的救援站点，远在

三百公里之外。在这极端恶劣的高原

环境中，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充满

了未知与忐忑，无助与惶恐瞬间笼罩了

我们每一个人。

就在我们手足无措、濒临绝望之

际，一位在路边摆摊售卖藏族手工艺品

的青年，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三十多

岁，黝黑的脸庞写满高原儿女的憨厚朴

实，清澈纯粹的眼眸里，藏着最炙热的

善良与热忱。得知我们是远道而来、身

陷困境的湖北麻城游客，他没有半分犹

豫，立刻转身赶回自家住处，驾驶汽车

载着全新电瓶匆匆折返，义无反顾地顶

着刺骨寒风，俯身帮我们检修车辆、更

换电瓶，成功启动了引擎。

当我们满怀感激地拿出酬劳，想要

答谢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时，他却连连

摆手，分文不肯收取。素不相识、萍水

相逢，却能在他人危难之时倾尽全力、

不求回报，这份不加雕琢、发自本心的

善意，瞬间击中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

方，眼眶不由自主地被热泪浸湿。高原

的寒风再凛冽，也吹不散心底升腾的滚

烫暖意；雪山的气温再严寒，也冻不住

这份纯粹的民族温情。

这场东达山之巅的暖心邂逅和藏

族同胞的无私相助，让我始终心怀感

恩、念念不忘。为了让这份善意被更多

人看见，我满怀赤诚地写下一封感谢

信，将这段遇险受助的完整经历，整理

后发送给了《西藏日报》。

让我倍感惊喜与动容的是，这份

扎根雪域的党报，始终怀揣着滚烫的

民生情怀与使命担当，第一时间在官

方公众号推送了这则暖心故事。文章

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关注，短时间内

阅读量便突破 1.8 万次。随后报社记

者认真采编、用心打磨，制作专题视频

在青稞视频号重磅推出。借助党媒的

传播力量，这份跨越地域、守望相助的

汉藏温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远在

荆楚大地的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雪域

高原的包容与温暖，体会到了民族一

家亲的深厚情谊。

《西藏日报》始终坚守党媒使命，扎

根雪域高原、心系各族群众，用文字记

录真善美，用镜头传递正能量，更在湖

北与西藏之间，架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

情感连心桥。也正因这份奇妙的缘分，

我始终牵挂着那位善良的藏族青年，历

经多方辗转、不懈寻访，终于如愿联系

上了他。原来，他名叫所措，来自四川

省白玉县金沙乡吉松村，十五年前便迁

居至西藏东达山景区，常年扎根在这

里，售卖手工艺品，用朴实的双手养家

糊口，日子过得平淡而知足。

自此以后，我与所措便成了无话不

谈的挚友，时常通过微信互道问候、诉

说牵挂，聊聊各自的生活日常，说说家

乡的发展变化。从陌路相逢的陌生人，

到心意相通、亲如一家的挚友，千里的

地域距离、不同的民族差异，早已被这

份真挚深厚的情谊融化，化作了血浓于

水的民族亲情。

一场高原偶遇，定格暖心瞬间；一

生民族深情，跨越山海绵长。作为一名

湖北麻城人，我真切体悟到，荆楚大地

与雪域高原，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可各

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相连的

深厚情谊，始终紧紧联结在一起。而

《西藏日报》，正是这段鄂藏珍贵情缘的

最美见证，它让平凡的善意得以广为传

承，让浓厚的民族深情得以生生不息。

这份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温暖，终将

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间，成为鄂藏两地民

心相通、情谊绵长、代代相传的生动缩

影，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次高原际遇 一份民族亲情
熊峰

▲中国画《宗角禄康公园一角》，作者安正平。


